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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奇缘

“此次南极之行，我一定努力争取最好结
果，顺利归来。万一我回不来，请不要把我
的遗体运回，就让我永远留在那里，作为我
国科学工作者第一次考察南极的标记。”

这是张青松临出发前给所在党支部信中
的一段话，其为祖国南极科考事业奉献一切的
拳拳之心和赤子之情力透纸背。就在此10多
天前，1979年12月19日，他正在青岛撰写考察
报告和论文，筹备青藏高原北京国际讨论会，
突然间，一封加急电报召其火速回京。就这
样，他回京后被赋予了和海洋局的董兆乾一起
去澳大利亚南极凯西科考站考察访问的重任。

对此，时年43岁、一直从事青藏高原地
质地貌研究的张青松颇感意外。时间紧急，
他无暇多想，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他一方
面广泛阅读与南极有关的资料，另一方面准
备相关科考器具。在此过程中，他对南极气
候条件的恶劣程度和危险性有了进一步认
识，而 1979 年 11 月 28 日在南极发生的一场
惨烈的空难让他觉得有必要对最坏打算做好
心理准备和必要交代。为了不让家人担忧，
他隐瞒了相关信息，只是在临行前给党支部
写了封信。

南极科考虽充满风险，甚至有性命之
虞，但对于张青松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幸
运，因为当时，中国南极科考还未开始，中
国科学家没有机会造访那块神秘大陆。张青
松对挺进南极的机会梦寐以求，在兴奋、欣
喜的同时，思考着幸运之神眷顾自己的缘
由。他后来联系时代背景，大体上总结出一
条根本原因和 3 条具体原因。他认为，根本
原因在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朝气蓬勃，吸引了
世界目光，各国期待与中国扩大交往。在此
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邀请两名中国科学工
作者到澳大利亚南极站考察访问，以此进一
步提升两国关系。在中科院遴选人员过程
中，张青松认为自己占有“身体棒”“野外工
作经验丰富”和“英语好”3 大优势，也是
具体原因。

中国访客

1980 年 1 月 12 日，南纬 77 度 51 分、东经
166 度 37 分，南极罗斯岛麦克默多湾威廉姆
斯机场，一架 LC130 大力神运输机平稳降
落，从机上走下来的人中有两位黑头发、黄
皮肤的中国人，他们是张青松和董兆乾。他
们沿梯拾级而下，踏上南极大陆。满怀欣喜

兴奋之情，仔细地打量这块期待已久而又完
全陌生的大陆。一位外国同行用摄像机记录
下他们当时的样子：羽绒服显得臃肿厚重，
但拉链全敞开着，没有丝毫寒不可耐的窘
状；虽然墨镜遮挡住了眼睛，但是灿烂的笑
容颇具感染力，他们身后的背景就是活跃的
南极埃里伯斯火山。这是中国科学家的身影
第一次出现在这块冰雪大陆。

澳方不仅精心安排考察行程，而且该国南
极局局长麦科亲自全程陪同。张青松和董兆
乾一抵达凯西科考站就感受到全站人员的深
厚情谊，大家把他们视为大家庭中的一员，向
其开放所有设备，及时提供各种帮助。澳方的
开放精神深深感染了张青松，他真切感受到南
极科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推进深入认识南
极是各国共同的目标，为了这一共同的事业和
目标，各国科学家守望相助，携手努力。同时，
张青松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在南极科考中是后来者，与澳大利亚、
美国等国家差距甚远，必须加倍努力。他也
深刻认识到，自己作为国家派遣应邀到访澳
大利亚南极科考站的科学家是非常幸运的，
肩负的责任非常重大、承担的使命无比光
荣。唯有努力奋斗，迅速增强南极科考本领，
才能完成任务，不辱使命。

时值南极夏季，他不仅亲身体验到极昼里
太阳终日不落的壮丽景象，而且获得了更多科
考和学习的时间。失去了昼夜交替的时间参
照，他索性以自己身体的承受极限来设定作
息，争分夺秒地进行科学考察和学习。然而，
对张青松和同伴来说，这些并不容易。南极恶
劣的天气气候条件意味着野外考察不仅要调
动和使用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要规避各类风
险，保障人身安全。向澳方同行学习则首先要
克服语言障碍。虽然张青松在国内一直孜孜
不倦地加强英语学习，但毕竟是第一次全面用
英语沟通，并且很多交流内容涉及专业领域，
难度可想而知。不懂就请教，听不懂就随时随
地查词典，张青松赢得了澳方的高度赞赏。

不知不觉，两个月的考察访问结束了，张
青松搭乘塔拉顿号运输船踏上了归程，没想到
刚出发不久，就遭遇到此行最严峻的考验：
肆虐的南大洋风暴让偌大的船只像飘零的落
叶，狂风巨浪的颠簸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
为了把自己固定起来，他紧抓扶手躺在床
上，持续剧烈的颠簸磨烂了背部皮肉，再加

上不停地呕吐，那感觉真是“生不如死”。这
大概是他深入骨髓的一段记忆，以致多年以
后，一谈到首次南极之行，张青松就会谈到
这一段，流露出劫后余生的庆幸。

无冕站长

在第一次南极科考接近尾声时，张青松了
解到，在澳大利亚戴维斯站，还没有人专门从
事湖泊沉积和贝壳化石的研究，而这是他的老
本行，此前多年，他一直从事青藏高原地质地
貌与第四纪环境变化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
果，积累了丰富经验。于是，他向澳大利亚南
极局局长提出加入 1980～1981年澳大利亚戴
维斯站越冬考察队的申请，对方欣然应允。张
青松又迎来了一次在南极大显身手的机会。
1980年12月15日，他抵达戴维斯站。这一次，
他的科考工作从又一个南极之夏的极昼开始，

随后转入漫长而寒冷的严冬。作为“中国南极
越冬科考第一人”，他正在走出新的科研路径，
同时也翻开了中国南极科考新的篇章。

在南极科考站的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张
青松对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格外珍惜。他盘算
着距离戴维斯站的夏至还有 36 个极昼，他必
须充分利用好这段时间，才能把夏季考察任务
赶完。同行们发现，这位44岁、全科考站最年
长的中国大哥俨然是位拼命三郎，每天忙着外
出考察，开挖剖面、采集标本、布设冰缘地貌测
阵……每天常常工作超过18个小时。

南极进入漫长而严寒的冬季，中国大哥终
于不再像夏日那样一刻不停地忙碌，他除了做
自己的工作之外，还乐于助人，时常给别人打
下手。在此过程中，他认真观察、努力钻研，学
习科考站建站的知识和管理运行的方法。他
的英语交际能力这时已得到很大提高，可以轻
松自如地与大家交流。开朗的性格、彬彬有礼
的举止、乐于助人的精神使他深受大家的喜爱
与尊敬，这也使他产生了做戴维斯科考站“和
事佬”的念头。

澳大利亚南极考察站历来有打群架的
“传统”。张青松决心凭借全站老大哥的“地
位”和与各方建立起的良好关系，再结合做
思想工作，努力劝和。于是，他利用一起外
出考察时机，与相关队员谈心，诚恳地分析
双方矛盾症结所在，讲解结怨冲突可能造成
的糟糕后果，劝说其努力消解心中的不愉
快，试着与对方和解。和则两利，斗则两
伤。他找机会做站长、副站长的思想工作，
鼓励他们展现出和解姿态。

机会终于来了，11 月 16 日是中国大哥的
生日，戴维斯站举办庆生宴会，大家都来参加，
气氛欢庆热烈。或许是有感于中国大哥之前
的苦口婆心和金玉良言，站长、副站长和多位
科考队员在宴会上纷纷发言，在送上祝福的同
时，做自我批评，展现出诚恳的和解姿态，并承
诺要按照中国大哥所嘱，努力工作，不打架。
张青松喜出望外，与大家频频举杯，干了两瓶
朗姆酒。张青松做和事佬的事迹受到澳大利
亚南极局局长的点赞，他当面赞扬其是“一个
不是站长的站长”。多年之后，张青松回顾这
段经历时，还忍不住感叹：思想工作真管用！

雪野“长城”

1984年11月20日，上海黄浦江畔国家海
洋局东海分局码头，清风拂面，水波荡漾。
新检修过的“向阳红10号”远洋考察船和海
军“J121”打捞救生船起锚，缓缓驶离，驶
向太平洋。在接下来的近两个月航程中，他
们将穿过赤道进入南半球，再从东半球进入
西半球，经南美洲大陆最南端的合恩角进入
大西洋，而后横渡德雷克海峡，进入乔治王
岛麦克斯韦尔海湾。张青松和众多科考队员
们一起站在甲板上向码头上送行的人群挥手
作别，这是他 4 年之内第三次踏上南极之
旅。与之前作为客人和合作伙伴到访别国南
极科考站不同，这一次他作为中国自己科考
队的成员赶赴南极，完成中国第一座南极科
考站——长城站的建设任务。作为有南极科
考经历特别是第一个在南极越冬的中国科学
家，张青松被委任为本次南极科考的副队
长，协助队长做好相关统筹协调工作，带领
这支52人的南极考察队，赶赴乔治王岛。

12月27日，科考队顺利通过德雷克海峡，
进入乔治王岛近海海域。这里是南极大陆边

缘的海湾，没有抗冰能力的中国科考船较容易
抵达，在此建设永久科考站是中国当时最现实
可行的选择。

对科考队而言，接来下最紧要的是选择具
体的建站位置。科考队之前已预选了一个地
方，但是大家赶到时发现，该地已被乌拉圭科
考队占据。面对意外情况，科考队该做何选择
呢？科考队队长和总指挥认为，应该坚持之前
的方案，仍在预选区域建站。这就意味着必须
与乌拉圭科考队分享该区域。张青松根据自
己长期从事地质地貌研究的专业背景和在南
极科考获得的知识和经验，提出不同意见。他
认为，预选地登陆困难，地质地貌条件差，场地
相对小，架设通讯网和气象观测站困难；此外，
与乌拉圭科考队分享该地容易造成纠纷，不利
于将来开展科考工作。他在判读航空照片和
实地考察、取样分析基础上提出备选方案即菲
尔德斯半岛东岸区域，他认为该地条件更佳。

为了解决分歧，推进选址科学化，为中国
南极科考事业发展负责，科考队充分发扬民
主。张青松征得领导同意，召集科考班、通讯
班和“向阳红 10 号”副船长，以及大洋考察队
金庆明队长，就选址问题开会讨论，大家一致
支持张青松的观点。他的选址建议最终为科
考队临时党委所接受并报请国内批准。事后
证明，这的确是一个科学而富有远见的选择，
为之后的科研工作的开展及较大规模的改扩
建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对选址之争和自己在关键时刻力陈己见
的勇气，张青松显得很淡然。他说，自己只是
尽到一名科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科学就是要
求真，科学家就是要敢于坚持真理。在长城站
选址问题上，他就事论事，无任何私心杂念，不
是为了个人抢风头。对科考队临时党委当时
的表现，他由衷赞赏，面对争论，临时党委坚持
国家利益至上，尊重科学，既充分发扬了民主，
又审时度势地坚持了统一，是完全正确的。

选址之争只是本次南极科考和建站中一
个短暂的插曲。若干年后，时过境迁，除了
当时的主要参与者之外，似乎很少有人能记
起来，众多关于长城站和中国南极科考的记
述对此也鲜有披露。现在来看，这场争论见
证了在中国南极科考发端阶段，民主决策、
科学决策的过程，见证了一位科学家在此过
程中展现出的精神、勇气和作出的突出贡献。

张青松的勇气和贡献还体现在接下来的
艰苦建站过程中。12月31日，南极长城科学
考察站的奠基典礼隆重举行，辞旧迎新之
际，科考队开宴庆祝，两艘船上充满了欢庆
氛围，但是刚刚被任命为长城站副站长的张
青松却显得焦灼不安，他深知南极夏天转瞬即
逝，天气复杂多变，建站必须与时间赛跑。于
是，他 3 次主动请缨要求登陆搭建帐篷，为
修建码头、转运建站机械和物资做准备。他
获准带领18名队员连夜登陆目标区域，搭好
一顶顶帐篷，第一个“中国南极村”成型。
此后，天气突变，风急浪高，码头建设频频
遭遇险情。48岁的张青松与科考队的海军战
士并肩战斗，参与码头建设和抢险。糟糕的
是，他在一次码头抢险中，被钢索绊倒，胸部
撞在水泥墩上负伤，被转到海军“J121”打
捞救生船进行 X光拍片检查，被查出两根肋
骨封闭性骨折，需静卧修养两周。建站关键
时刻，分秒必争，哪里能休息那么久，他 3
天后就又投入了战斗。或许真的是因为身体
底子好吧，他就这样与大家一起高强度劳动。

1985年 2月 14日，随着“长城站”字样
的站标被精心镶嵌入位，经过45天奋战，中
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宣告建成。22 日 10 时
许，盛大的新站落成典礼在漫天飞雪中开
始，庄严的国歌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
招展。接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现场一片
欢腾。张青松与同伴尽情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踏足三极

1989 年 2 月，张青松离开长城站，这是
他最后一次作别南极，然而，他与冰雪的故
事仍在继续。他之后一度回归到老本行青藏
高原地质地貌研究，继续与西昆仑-喀喇昆
仑山和帕米尔高原打交道。上世纪90年代中
期，他 3 次率队登陆美国阿拉斯加北极地
区，从事气候与环境变化研究。2001年，65
岁的张青松光荣退休。

回顾近40年职业生涯，张青松自豪于自
己是中国为数不多踏足“世界三极”（南极、
北极、青藏高原） 的科学家。就这冰雪三极
给职业生涯带来的影响而言，他认为青藏高
原让自己取得的学术成就最大，南极给自己
带来的社会知名度最高。张青松强调自己已
退休近20年，好汉不提当年勇，俱往矣。

一入南极终生缘。张青松所谓“俱往
矣”的是科研学术和知名度，而不是他的兴
趣和关注点，多年来，他一直密切关注南极
科考，特别是中国南极科考的进步和发展。
昆仑站、泰山站建设运行，南极第五站选址
罗斯海，“雪龙号”大修，“雪龙 2”号建
成、海试、交付，“雪鹰 601”固定翼飞机入
列……这些都是他关注的信息。他不仅通过
各类媒体渠道关心了解这些信息，而且还通
过业内的朋友，及时了解最新进展情况。

作为中国南极科考先行者，张青松把科普
特别是青少年科普当作退休生活的一项重要

内容。一方面，他会接受慕名而来的媒体记者
采访，通过媒体报道向社会传播科学知识。他
耐心回答相关问题，结合自己的科考经历，给
他们解疑释惑。另一方面，他接受邀请，走进
校园，通过学术讲座和报告会等形式，面对面
讲述自己的科考经历经验、心得体会。

赏游祖国的锦绣山河是张青松退休生活
的主要内容之一，只是他的游览活动会时不
时加入南极科考参观的内容。比如2018年10
月、11月之交，他和夫人在苏州-上海-杭州
三地之行中就安排了参观雪龙号极地考察船
的内容。参观过程中，他巧遇老朋友雪龙号
二副邢豪，并获赠其亲自设计和刺绣的船员
帽。当天，张青松在微信朋友圈骄傲地晒出
了那顶帽子，并配上了自己和夫人与二副在
雪龙号前的合影照。越过大洋看世界，张青
松游历的足迹有时出现在海外，尽情欣赏和
领略异域的山河美景。仔细了解不难发现，
他的视角往往带有科学家的鲜明特点，提出
与之相关的问题并认真探究着答案，而这些
问题或答案可能隐藏着某个古老的冰雪故事。

科教观潮责编：张保淑 邮箱：beijing2008@peopl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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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南极科学考
察的先行者，我为40年来
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突飞
猛进感到兴奋和骄傲。我
们从初始学习准备阶段，
到建站独立自主考察阶
段，再到快速发展阶段，
取得了令国人骄傲、令世
界瞩目的成就。

中国南极考察快速发
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大时
代。这40年，中国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大力推动科
技创新，实现了经济社会
跨越式发展。在此背景
下，极地科考取得巨大成
就：在装备上，从“一船
二站”到“一船四站”，
再到“二船五站”，陆海
空立体推进，考察手段一
体化，南北极研究全球
化。在学术上，中国科学
家已在诸多领域达到国际
水平，其中包括磷虾与极
地海洋生态学、极地冰川
学、地磁与高空物理、南
极望远镜、极地持久性有
毒污染物和极地环境与全
球变化等。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是南极
科考的后来者，直到长城站、中山站、
昆仑站建成，我们才从南极洲科考的

“客人”真正变成了“主人”。今天，我
们与欧美发达国家在极地科考领域仍然
存在较大差距，必须继续埋头苦干，努
力追赶。

我们深信，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新时代，中国南极科考将取得更加辉煌
的成就，继续为人类认识和利用南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1980年1月6日-3月21日，应澳
大利亚政府邀请，受中国政府派遣，
张青松与董兆乾抵达澳南极凯西科考
站，作为期两个月的访问和考察。他
们由此成为首次登陆南极大陆并进行
考察的中国科学家，拉开了中国40年
来矢志不渝探索和认识南极的序幕。

报国平生志 南极不了情
——记中国南极科考先行者、南极长城站首任副站长张青松

本报记者 张保淑

幸
逢
改
革
开
放
大
时
代

张
青
松

幸
逢
改
革
开
放
大
时
代

张
青
松

2019年5月末的一天，纽约曼哈顿岛中央公园阳光明媚，春意
正浓，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国长者信步绿树红花间，尽情地品味着春
日异域繁华都市里的清幽与宁静。吸引他的除了别样的景致，还
有公园里颇为独特的地形地貌。虽已83岁，但他依然身板硬朗，
手脚灵便。只见他时而蹲下身来仔细观察，时而环视四周、对照比
较。大型鼓丘、羊背石、冰擦痕、磨光面、槽谷……他一边辨识鉴
别，一边举起相机拍照记录。这里的冰川地貌典型而普遍，能否证
明北美第四纪末冰盖曾延伸到纽约呢？仿佛在一瞬间，他从闲暇
的异域漫游回归到专注的科学考察，从走马观花的越洋游客回归

到严谨的地质地貌学家。仿佛在一瞬间，他又回到了热火朝天战
斗过的南极雪野。

作为新中国南极科考的两位先行者之一，他曾先后4次进入
南极地区，完成了中国科学家踏足南极洲的夙愿，取得了丰硕的科
考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南极科考中的研究成果和积累
的丰富经验为中国第一座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建设奠定了坚实基
础，他更是以满腔热情和冲天干劲投身长城站建站工作，并出任长
城站副站长，为新中国南极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就是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青松。

2013年 11月，张青松、俞雅珍夫妇游览
新西兰国际南极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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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月12日，张青松 （左三） 与董兆乾 （左一） 随澳大利亚南极局C.麦科局长 （左
二） 一行从新西兰基督城飞往南极麦克默多。图为出发前留影。 本版图片由张青松提供

1980年1月12日，张青松 （左三） 与董兆乾 （左一） 随澳大利亚南极局C.麦科局长 （左
二） 一行从新西兰基督城飞往南极麦克默多。图为出发前留影。 本版图片由张青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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